
芬芳
一叶

15 夜明珠 2021年3月24日 星期三

编辑：严晓星 组版：葛飞云校对：刘烽娟

做你的服务生，
是我的荣幸
□明前茶

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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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贯通的袁正刚老师
□王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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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去采访一对医学界的大
拿，夫妻俩都是博士生导师，教
授，五十好几了，走起路来都像冲
锋陷阵的战士，连二十几岁的研
究生都跟不上的那种人。因为手
术和会诊太忙，夫妻俩经常会面
的地方是医院的食堂。

然而，我去到他们家，完全感
觉不到他们在职业上的精明强
势，相反，我感应到他们之间的松
弛与温馨，以及那种“你推磨来我
放豆，你挑水来我灌园”的和谐，
以及完全不需要演戏给谁看的和
谐与恩爱。

这天，他们难得有半天假，夫
妻俩度过这假期的方式，是丈夫
充当染发小工，妻子被他按坐在
客厅中央，围上了一条白围单，头
发像非洲姑娘一样一缕一缕扎
起。他围着她转，认真在她耳后
做预染实验；给她一面小镜子，扶
她到家里的落地镜旁边，让她看
脑后的那小撮头发颜色满意不满
意；她觉得颜色偏红了，也许偏棕
一些才更高雅？不然研究生们会
觉得导师新潮得令人难以接受？
做丈夫的十分笃定地微笑，说她
的白头发更多了，以他替她做了
20年染发小工的经验看，染成近
乎酒红色能更好地遮盖白头发，
以及发型的黯淡稀疏，也可以让
整个人更精神。

妻子最终接受了丈夫的染发
方案。染发剂涂上去，家里弥漫
着淡淡的氨水味。丈夫戴上染发
手套，解开原来给头发分络的橡
皮筋，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按摩妻
子的头发，直至染发乳均匀分布
在每根发丝上。

五十多岁的人了，一样被头
发上染发乳揉出的小泡沫逗笑，
一样惊讶于头发颜色在空气里的
微妙变化。做丈夫的一刻也没闲
着，不时用小毛笔蘸取剩余的染
发乳，刷在需要补染的地方。那
种认真，与山水画家画好了画儿，
戴上眼镜补足不满意的细节一模
一样。那场景，很有点当年周润
发拍“百年润发”广告的韵味。旧
式的绅士淑女的不急不躁，以及
那种“我看你什么都合意”的相顾
之美，把我看呆了。

博导妻子露出心满意足的
笑，对我解释说：“这还是我们20
多年前去美国进修时养成的习
惯：当时，医生收入不高，总想把
有限的津贴都贴补长辈，自己互
相剪头可以省不少钱。如今条件
好了倒觉得，对方才是自己最好
的美发师。偶尔在外面染发，竟
然弄得头皮过敏。他听了以后都
嗔怪说，为啥不等他出差回来再
染，外面的小年轻哪有他细心。”
做妻子的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
是前年，丈夫飞了15个小时从美
国回来，发现妻子的头发又变得
扁塌花白，不顾倒时差的困倦，立
刻开始做理发店的服务生，“一染
完他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染发
手套都没有脱下来。”

年长的夫妻，为何情感永固，
那是因为他们当年所经历的那个
物资匮乏的年代，培养了“我甘愿
做你的服务生”的互惠情谊。

如果年轻伴侣也领会这一
点，他们将获得比父辈更触及灵
魂的感动：当所有的服务都可以
到外面买来时，我依旧乐意为你
付出服务。这种触动是无与伦比
的。它会像城墙砖缝里的糯米浆
一样，缓缓流注，无声粘贴，弥合
了平时因为过分忙碌产生的隙
怨，使他和她之间的情谊，好像千
年城墙，傲然屹立，牢不可破。

袁正刚（1918—2015），江苏省
南通市人，1941年毕业于上海中国
医学院，江苏省著名中医，曾任全国
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南通市分会副理
事长，江苏省中医学会理事，南通市
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南通市科协常
委，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是中
国首批获取中西医双学历的高端医
学人才。袁老的大名，于我而言，早
已如雷贯耳，但真正零距离接触，还
源于抢救一个危重病人。

1982年，当时我仅是一名年轻
的工厂医生，在南通市第一人民医
院内科进修（下文简称一院）。由于
受“文革”的影响，那时一院的临床
医生三级梯队（主任医师、主治医
师、住院医师），不像现在这么完
整。年轻的住院医师很少，进修医
生就承担了住院医师的职责。夏天
某日，我分管的床位，来了一位某中
学女教师，诊断是“支气管扩张伴咯
血”。起初几天，患者咯血不严重，
全身状况尚可，血色素10克左右。
经过使用抗炎、止血措施一周后，症
状基本控制了。就在病人准备出院
前一天夜间，突发大量咯血，急症处
理后，稍有控制，但并未彻底。在后
来的半个月中，病人呈反复咯血，而
且间隔期越来越短。内科易主任、
黄主治医师每天关注病人的变化，
在用了多种止血剂后，效果不理想，
血色素仅 5.8 克，几乎是人的下
限。无奈之下，请外科会诊，是否可
以手术止血。外科主任张臣楠会诊
后，认为诊断正确，但病人处于活动
性出血期，不具备手术条件，必须先
内科止血，纠正血色素，而后转外科
手术治疗。张主任建议用“输血止
血”的方案。矛盾又一次回到内科，
经科内集体会诊，决定按外科的方

案处置。输血两天后，每天咯血次
数明显减少。但两天后逐渐出现了
奇怪现象，即输血后咯血停止，输血
完成后不久再次出血，且量在一次
比一次增加，最多一次咯出了500
毫升。易主任、黄主治医师都是经
验丰富的临床医生，面对这个病人，
也是一筹莫展。黄主治医师毕业于
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上海复旦大学
医学院），与全国著名的呼吸内科专
家、上海瑞金医院的邓伟吾教授是
学友，经与院方和家属共同商定，邀
请邓教授会诊。邓教授在检查了病
人后，又仔细查看了病历，对诊断及
现有的治疗手段，均无异议，仅提出
了输血要“多次少量”的四字建议。
这四个字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了，一
字值千金。简单地说，病人被扩张
的支气管，现犹如千疮百孔的自行
车轮胎，若每次大量输血，恰如对刚
修补的轮胎大量充气，这样会将刚
修的胎撑破。而多次少量充气，则
能起到既“补胎”又不“破胎”的作
用。按邓教授意见，通过修正输血
方法后，病人不再大咯血。但一天
数次咯血仍不见好，血色素也上不
去，全身状况很差。易主任及黄主
治医师担心病人贫血时间过长，会
引起其他脏器缺血缺氧，导致出现
更坏的并发症。经过讨论，他们决
定请擅长中医急重症的中医科主任
袁正刚会诊。

袁老个头不高，虽说六十多岁，
但精神矍铄，深邃的目光里，伴着温
和的暖流。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
进病房，先凝视了一会病人，又翻看
了病人的眼睑，细看了病人的舌苔，
接着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脉枕垫
在病人的手腕下切脉。脉枕所起到
的作用，是为了在切脉时，让患者手

腕舒适放松，以便能让医生更好地
触到脉搏。俗话说三根手指一个
垫，切脉时二者不可缺一。袁主任
边切脉边轻言细语与病人交流：“胸
闷心慌气短吗？”“食欲怎样？“”大小
便怎样？”“头晕目眩吗？”等等。切
完脉，袁主任又用西医查病人的触
叩诊方法，检查了病人的心肺肝脾，
最后用听诊器仔细听了心肺，才完
成了临床物理检查。接着，他认真
看了病历，逐页过目。最后，他与易
主任、黄主治医师进行了讨论，我做
了会诊记录。袁主任认为，该病人
长期出血，血色素极低，面色苍白，
语气无力，舌胖偏白，脉细而沉，辨
证属气血两亏，里寒虚弱，拟用了

“四物汤”“四君子汤”加减为两帖，
配了单味红参泡茶饮服。“四物汤”
主治血虚，“四君子汤”主治气虚，配
红参茶饮，提高免疫力，用袁主任话
是“加点煤球还要用扇子扇风。”他
建议易主任弃用输全血，改为成分
输血，仅输红细胞及血小板，既“多
次少量”，又有明确针对性。两天
后，袁主任再次到病房看病人，见病
人精神有所好转，咯血基本止了，嘱
查血色素，报告为6.3克，明显上升。
袁主任大为喜悦，微笑地又开了三帖
中药，原方作了加减，继续喝“红参”
茶。经过约一周中西医治疗，这个病
人咯血终于停止，血色素上到6.9克，
后转至外科手术治。2003年这所中
学校医告诉我，病人一直还健在。

从这个病人的治疗开始，我不仅
认识了袁老，还常向他请教一些问
题，他总是有问必答，引经据典，结合
临床，不厌其烦地传授。再后来，随
着不断接触，我还知道了一些除了精
湛医术外，有关他的其他故事。

1952年秋，国家卫生部首次招

收医学人才，其中专门从各省招收
了45名优秀的中医师，进行“中学
西”的培养。袁老师经考试合格，被
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录取，进行
了5年西医的专业深造。在外人
看，这是很光鲜的事，对袁老师而
言，其实损失了许多。当时他上有
老下有小，已有4个子女。若去北
京深造，除了不能照顾家庭外，光5
年工资收入，就损失七八千元（当时
他每月工资110元，每年拿15个月
工资）。在当年，这笔钱能买下一个
大宅院了。不少人劝袁老师“三思
而后行”。袁老淡然一笑说：“我意
已决！”在以后60余载的从医道路
上，每每回顾当年冲破重重阻力，决
意赴京深造学习的决定，无限感慨
的说：“赴北京学习就是再造一个袁
正刚。不仅值得，而且必须。”正是
基于此，他为立足中医，实践中西医
结合，实现优势互补，为探索中国特
色的中西医结合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文革”期间，袁老尽管曾受到
冲击，被下放到农场，蹲过牛棚、睡
过地铺、烧过锅炉、拉过板车……但
他在逆境中，从未动摇对祖国中西
医事业的执着追求。他为人正派正
直，不趋炎附势，对待工作一丝不
苟，任劳任怨，而个人的生活极其简
朴，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得失。
1975年，袁老离别工作20年的南
京调回南通工作时，全部家当仅两
只装满书籍和资料的旧木箱。

自古以来行医者十分注重道德
修养，将“大医精诚”奉为圭臬，更是
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而袁正刚老师
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
代表。也正因为他毕生恪守着这样
的信念，才成就为了一代名医。
（感谢袁乐平先生提供相关资料）

看过一部电影《别惹我》，郭富城
扮演的男主播请陈慧琳扮演的女作
家吃咖喱，女主边吃边龇牙咧嘴地喝
水，没一会儿便看到自己的男友跟另
一女票约会吃饭。女主怒目指责男
主播有意让自己难堪，愤而离去后，
男主跟印度店小二抱怨这场火药味
的争执完全是因为咖喱太辣。看的
时候笑出了眼泪，这场景跟咖喱的刺
激有精妙的相契，简直太配了。

很多年前吃过正宗的咖喱，这
边盘着高帽的黝黑老汉正在制咖
喱，不远的餐桌上正吃咖喱大餐。
没去之前在国内吃咖喱总是新鲜
的，对即兴而来的表演赞叹不已。
真正坐在那里的时候反而觉得不
安，多如牛毛的调料盘里还有尚未

碾透的植物残渣，跟吃草似的。整
个胃都很抵触，仿佛有一只大手，把
食物的味道都抵挡在外。真正热爱
的吃，跟恋人的拥抱相似，身心契合
美妙无比。而敷衍的浅尝辄止，就
像相互嫌弃的男女不得不行的拥抱
礼，如同受罪。在潮热的海边吃咖
喱也是如此，吃一口就被湿气重重
包围，烦闷得让人不想动弹。

印度洋波涛汹涌的海边有一家
极具风味的餐馆儿，半敞开式的装
修风格，来得早的人能坐临沙滩，褐
色的长条桌和椅子木纹深刻，沧桑
得仿佛历经百年似的。吃了5天的
咖喱，整个人变得焦躁不安，一张口
就能喷出火来。邻桌有位短发的大
妈从布兜里掏出一瓶东西，定睛一

看，原来是老干妈。于是派桌上最
年轻帅气的小伙儿拿着碗跟小勺去
交涉，大妈甩出一口利落的川音，

“吆次载睐！”于是乎，那天的晚餐让
一桌人松了口气，仿佛这几日飞出
去的魂魄又回来了。

作为一个半吊子的湘妹子，其
实都没好好吃过辣。回湖南都被当
成客人，顿顿迁就江南的口味，一点
滋味都没有。只有一回，在姑妈家
的小女儿家，一桌子重口味，除去他
们寻常吃的辣味以外，还有浓浓的
中药味，依然没找到感觉。四川与
湖南虽然都吃辣，但辣的品格完全
不一样。湖南的辣是干辣，四川人
喜欢在辣里加上麻。假如那部电影
里的男主播请饭的地点是四川小火

锅，估计会当场打起来。
有两个朋友超爱小火锅，双休

日按捺不住直飞重庆枇杷山，在整
座山都是密密麻麻小火锅店的包围
下终于辣得满头大汗、大快朵颐。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真是有
点儿意思。那位朋友的性格爽脆，
后来细问问，他的奶奶是成都人。

现在寻常人家里要吃个啥都不
算个事儿了，所以辣味也是随处可
见，平时能过点小瘾的也无非是辣
椒炒蟹、小炒肉、辣炒年糕，要么在
早餐的面条里加点辣子而已，本地
的火锅绝对辣得不正宗。都说人生
的滋味有酸甜苦辣，辣被排在最后，
仿佛是最不受欢迎的，吃辣也需要
勇气，可一旦爱上，便会义无反顾。


